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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 世界

流金 岁月

诗心 歌雨

那年中秋前，母亲打来电话：
“你们忙，就不要回来了，家里都
好。若是回来，什么都不要买，家里
啥都有。”

我应允着母亲，心里猛地一
酸。我知道，母亲年纪大了，逢年过
节总盼着我们能回去。但她又担心
我抽不开身，怕我为难，心疼我。

最终，我还是安排好手里的活
儿，带着妻儿回了老家。刚到村口，
母亲就迎了上来。“我下地刚回来，
真巧，走，回家。”母亲说着，吃力地
抱起小孙子，亲了又亲，乐呵呵地，
笑深了脸上的皱纹。我央求母亲把
小家伙放下，可母亲哪里肯，抱着孙
子，喘着粗气，走在我和妻子前面，
一步一步往家赶。看母亲高兴的样

子，我的心里暖暖的。没想到，我和
妻子的举动，竟让母亲开心成这样。

到家门口，父亲微笑着迎了出
来，说道：“你妈这是第三趟到村口看
你们，终于来了。”我无言，原来母亲
不是偶然路过，而是在村口等我们。
母亲放下孙子，瞪了父亲一眼，嗔怪
道：“还不准备吃饭。”父亲忙去拉桌
子、拾掇凳子，并说：“不到十一点，你
妈就把饭做好了，说你们一定会来。”
言语间，父亲也难以抑制激动之情。

从厨房到堂屋，父母一趟一趟
端饭菜，我和妻子上前帮忙。看着一
桌子好吃的，看着父母满脸的笑容，
我的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真不敢想
象，如果我没有回来，他们会是什么
样的情形。母亲在村口望眼欲穿，父

亲在家里左顾右盼，准备了一桌子饭
菜，到头来，老两口净是失落与伤感。

吃饭时，母亲一个劲地把好吃
的夹给我和妻小。我理解母亲的心
情，小时候，母亲总是这样，把好的
留给我们，自己稍稍对付一下就
行。虽然我们长大了，但在母亲的
眼里，依然是她疼爱的孩子。我无
法拒绝母亲的心意，和妻儿大快朵
颐，父母看在眼里，喜上眉梢。

离开的时候，父母很是不舍，但
还是催促我们赶紧走，路上注意安
全，到家后打个电话，免得他们担
心。车子走了好远，我依稀看见他
们依然站在村口，张望着。

而今，又是一年中秋将至，母亲已
离开人世三载。月圆，人再难团圆。

拜月
罗宗

母亲摆好香案
月饼、桂花、柚子、茶
朝着月亮的方向
拜了三拜

她说，一拜平安
二拜团圆
三拜远行人
早回家

我站在旁边
不知道该拜谁
月亮那么远
渔火那么近
故乡在中间
像一个不肯上岸的人

女儿学着母亲的样子
拜了三拜
她拜的是
——一块月饼

中秋的月
柯山樵夫

银河系里，你只是一粒微尘
唯有在东方古国
你才被赋予嫦娥故乡之名
几乎触手可及
又遥不可及
只能触摸到你银色的光

中秋佳节，明月当空照
又不仅仅照彻当空
可能还穿透思念，连接乡愁
有人看你是月满西楼
有人看你却泪盈双目

今夜，人们在几多处望月
有的在青藏高原，有的在东方明珠
有的在黄河之畔，有的在西子湖边……
而我选择独守故乡
为你们守护
故乡不变的月亮

挖开泥土，我发现有些花生已
经在地里发芽。在被吃掉之前，它
们就规划好了下一个春天。

今秋第一次挥锄，就是挖花
生。春天种下的一畦花生，在杂草
丛里悄悄成熟了。草长得比人勤
快，可一锄一锄挖下去，花生还是颗
颗饱满。

孩子他爸一锄一锄挖，我一颗
一颗摘。不知不觉，一个小脸盆就
满了。

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落花
生》：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
个月，居然收获了。

那时只当是课文，如今才懂，那
是土地给一家人最踏实的回答。

本打算带孩子一起下地，可娃
在学校军训。挖完花生，地里要赶
着种萝卜。土地不等人，等孩子回
来，再种萝卜就迟了。

今天阳光清浅，天空很蓝，白云
悠闲。山谷里的风淡淡的，鸟雀虫
儿自由歌唱。忙碌了两个小时，腰
开始酸了，汗水滑过我的脸颊。他
身上的裤子，像从水里捞起来一

样。我的父母亲在土地里劳作了一
辈子，真心不容易。

我们把花生捧回家，像是把整
个秋天带了回来。将花生洗净，这
一颗颗果实，不只是劳作的收成，还
有从春到秋，一家人没缺席的耐心。

我小时候吃花生，只有在过年。
年前，母亲买回的年货中，有一大袋
瓜子、一大袋花生，放在有喜鹊报喜
图案的饼干箱里，嘱咐我和弟弟：可
以吃，但少吃，年后要招待客人。后
来母亲便不再管我们怎么吃，我们也
记着母亲的嘱咐，嘴馋了去掏几颗花
生，慢慢地剥壳，慢慢地咀嚼。待正
月过后，剩下的花生瓜子都是我们
的，但我们还是吃得慢悠悠。

那时买的花生，最初是淡味的，
与母亲上街时我见过，在一口大铁
锅里用沙子直接炒熟，现场热气腾
腾，香味十足。再后来，有了咸味花
生，是用盐水煮后晒干的。我感觉，
那口感太生硬，没有花生该有的鲜
活滋味。我们家的年货花生，从原
味到咸味，又从咸味到原味。

当不再为果腹忙碌后，父母亲

自己种花生。那时候我在学校，没
时间去地里。待我放学，母亲从厨
房端出一盆水煮花生，放了辣椒、
盐等调料，升腾着热气。我剥开一
颗又一颗，每一颗都带着自由的香
甜。

过年了，母亲将自种的花生做
出沙炒、水煮、油炸等各种口味。沙
炒花生时，那火热的香味直冲鱼鳞
瓦而去，在村里玩耍的我，不用母亲
喊话就直奔厨房而来。

我最喜欢吃的花生，是刚从地
里挖出来、洗净外壳泥土、未作任何
加工，还带着天然水分的八九分熟
原生态花生。水灵灵、嫩生生的新
果实，上下牙咬合的那一刻，从花生
里喷发出的纯天然气息、泥土交出
的味道，没有亲口尝过的人，是无法
从文字中得到体会的。

眼前挖回来的这一口鲜，煮、
炒、炸，哪一种口味更佳？没事，我
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样样慢慢做，
慢慢品。就像花生在地里那样，不
慌不忙，把一整个春天和夏天，都收
进这一口里。

那年中秋
葛新胜

挖花生
林新娟

夜钓
徐震仪

村落，
沉浸入暮色。
天际，
现一弯明月。
渔翁，
点燃起心灯；
把心愿，
投寄给湖泊。
垂丝，
是一种期盼。
起竿，
是慰扶心肠。
空钩，
本是个寻常，
渔获，
亦常常平淡。
钓鱼，钓鱼，
显现人的
永不熄火的
理想。


